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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即为家
———西华籍新四军老战士、军中伉俪刘朝中王国英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 争取解放
的征程中， 无数革命伴侣将个人命运
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 西华县新四军
老战士刘朝中与王国英， 便是这样的
典范。

他们从抗日烽火中走来， 历经战
场厮杀、生死考验与骨肉分离，始终秉
持“投身革命即为家”的信念，坚守初
心，用一生践行对党的忠诚、对民族的
担当。 1962 年 2 月，刘朝中参加党的
“七千人大会”， 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并合影， 这成为
家族的骄傲。

求学期间结识皮定均

1915 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刘朝中
出生于西华县黄桥乡西湖村一户大户

人家。 因连年灾荒， 刘家家境并不宽
裕， 刘朝中直到十来岁才第一次穿上
新衣。

他先是在村里的私塾读书， 后进
入县立高等学校继续学业。 早年的贫
困生活，使他对贫苦百姓满怀同情，也
坚定了他投身革命、改变现状的决心。
1931 年，刘朝中离开家乡 ，前往开封
黎明中学求学。

年少的刘朝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

识。寒夜里，他常点着煤油灯读书至天
亮，思想远比同龄人成熟、深邃。

在黎明中学期间，对刘朝中影响
最大的是他的语文老师———后来成

为我国著名将领的皮定均。 当时，皮
定均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校从事地
下革命工作。 皮定均十分欣赏忠厚老
实的刘朝中，认为其有思想觉悟与上
进心 ，常借鲁迅 、吴晗等人的进步书
籍给他阅读， 还时常与他单独谈心，
鼓励他接受进步思想，为解救苦难中
的百姓而奋斗。

在刘朝中心中，皮定均如同偶像，
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与远大理想深深感

染着他。 刘朝中将老师的教诲当作人
生信条，还定期向皮定均汇报思想。

后来， 皮定均的身份被国民党察
觉，学校作出开除他的决定。在一个秋
风萧瑟的傍晚， 刘朝中带领全班同学
与老师告别，眼中满是泪水。皮定均笑
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鼓励他：“继续努
力学习，做正直的人。 ”刘朝中含着泪
坚定地点了点头。

皮定均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一颗
革命的种子已在刘朝中心中扎根：要
像老师一样， 做一名为人民谋福利的
革命者。

从开封毕业后，刘朝中返回家乡，
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同年同月加入抗日队伍

“百年眷属三生定，千里姻缘一线
牵。 ”刘朝中与王国英的爱情，也带着
革命年代的传奇色彩。

1920 年 1 月，王国英出生于西华
县逍遥镇阜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
亲怀着“巾帼亦能卫国”的期许，为她
取名“国英”。 7 岁那年，王国英进入
洋学堂读书 ， 成为村里少有的女学
生。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
头，她毅然投笔从戎 ，回乡加入抗日
队伍。

1938 年夏，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成立， 这成为刘朝中与王国英革命生
涯的起点。

入伍后，王国英以“不是娇姑娘，
是能上战场的战士”自勉，白天教妇女
识字，夜晚在庙里为战士缝制军鞋。

刘朝中也在家乡参军， 因组织能
力出色被任命为中队长， 后加入中国
共产党。

巧合的是， 这两位同县同区的年
轻人同月同日出生， 又同年同月加入
自卫军，虽未曾谋面，却已在同一片土
地上为同一目标奋斗。

缘分终于降临。 1938 年 8 月，一
次工作调动让两人终于相遇。 当时，
刘朝中负责西华县部分地区的党组

织工作，王国英因妇女识字班工作需
向他汇报。 初次见面，刘朝中的诚恳
与沉稳让王国英心生敬重；王国英的
热情与果敢，也给刘朝中留下了深刻
印象。

随着工作交集增多， 两人在并肩
开展群众运动、 组织抗日宣传的过程
中渐生好感。区委干部主动牵线，刘朝
中却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对介绍人说：
“要经组织批准才行。 ”那时王国英尚
未入党， 刘朝中深知革命爱情需以信
仰为基，必须严守组织原则。

王国英起初并不理解，便也“针锋
相对 ”地提出 “要经爹娘批准才行 ”。
其实，两人都明白———他们终将走到

一起。
这份在战火中萌生的感情，源于

共同信仰下的信赖。 1939 年年初，王
国英通过组织考察 ，光荣入党 ；同年
春 ， 他们的婚事也获得了党组织的
批准。

婚礼简朴而温馨： 王国英的父母
准备了体面的嫁妆， 刘家摆了几桌酒
席，没有奢华仪式，唯有革命同志的真
挚祝福萦绕现场。

婚后，刘朝中既是丈夫，也是王国
英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 他常与妻子
探讨党的理论， 传授工作经验。 这种
“夫妻+战友”的关系，成为他们日后
共渡难关的基石。

夫妻一起参加新四军

每一位战士的成长， 都离不开战
火的淬炼。 刘朝中和王国英在抗日战
场上加入新四军，于南征北战中，结下
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8 年 10 月， 彭雪枫等率领的
部队与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在杜岗村

会师（史称“杜岗会师”），整编为新四
军游击支队。随后，彭雪枫率主力东进
豫皖苏，西华部队则留守西华。

1939 年年底，为维护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大局， 西华部队被改编为第一
战区抗日自卫军第七路，并移防周口。
国民党当局企图借此机会分化、 瓦解
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党组织
调派刘朝中担任西华部队中队政治指

导员；王国英奉命筹建学兵连，以文化
教员身份培养青年骨干。

然而， 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并未停
止， 不久后便下令西华部队西进舞阳
接受改编，实则企图借机消灭。危急时
刻，中共豫东特委出面周旋，西华部队
最终摆脱控制， 突围寻找彭雪枫率领
的新四军主力。

就这样， 刘朝中与王国英随部队
踏上艰难的东征之路。 他们身着单薄
棉衣，踩着泥泞土路，白天躲避日军巡
逻，夜里住在破庙，尽管条件恶劣，全
军士气却始终高昂。

最终， 部队在永城县书案店一带
与新四军游击支队胜利会师， 被正式
编入新四军， 成为游击支队第二总队
（后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 第四师）的
一部分。 王国英也由此成为一名光荣
的新四军女战士。

在永城期间， 刘朝中担任第二总
队五团一营政治教导员， 投身敌后游
击战； 王国英则辗转河南永城马村桥
乡、 安徽涡阳丹城集等地开展群众工
作。夫妻二人在敌后战场各司其职，携
手抗敌。

历经“六一血战”考验
在新四军的戎马生涯中，刘朝中与

王国英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1940 年
的“六一血战”是王国英最难忘的一战。

6 月 1 日， 新四军六支队在新兴
集举行“五卅惨案”15 周年纪念大会。
一万多名官兵与群众参会， 王国英也
在其中。 上午 9时，大会即将开始时，
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会场附近———因情

报泄露，日伪军兵分三路发动突袭，妄
图消灭六支队主力。

彭雪枫司令员当即宣布中止会

议 、组织疏散 ，命令部队 “不单纯突
围，要绝地反击”。 新兴集一带挖掘的
“抗战沟”在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
些沟渠互通 、连接各村 ，有效阻滞了
日军车辆的行进。 王国英与其他女同
志顺着“抗战沟”疏散群众，将村民安
置到安全地带，又立即返回前线协助
医护人员抢救伤员。

与此同时， 刘朝中所在的西华部
队（已缩编为一个团）奉命向东南急行
军，赶至鸭子流村阻击日军。此地是日
军进犯新兴集的必经之路。

“宁愿战死，坚决不让日本鬼子靠
近新兴集！ ”西华部队官兵立下誓言。
一营率先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 激战
从上午 9时持续到下午 2 时。 日军多
次冲锋被打退，一营伤亡惨重、弹药告
急。危急关头，“二营上！”的命令下达，
二营官兵义无反顾地冲进村子， 与敌
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

战斗持续到傍晚， 日军因久攻不
下且忌惮夜战， 开始后撤固守。 入夜
后，新四军发起反攻，利用夜战优势击
溃日军，成功保卫了新兴集司令部。此
战共歼敌 300余人。

然而， 胜利的代价十分沉重。 次
日，一营一连奉命掩埋战友遗体。在那
100 多具遗体中，有 90 多位是来自西
华县的子弟兵，涵盖战士、班长、排长、
司务长等。刘朝中和王国英目睹此景，
双双红了眼眶：“他们都是西华县 20
岁左右的小伙子，为了抗日，把命留在
了这里。 ”

手术时为她备好薄棺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 除了战场
炮火， 疾病与寒冷也是革命战士需要
面对的严峻考验。

1939 年年末至 1940 年年初 ，豫
皖苏边区的冬天格外寒冷。 战士们只
有竹帽遮风挡雨，棉衣被雨水浸透后
便冻得硬如“门板”。 战友们苦中作乐
道：“这‘门板’棉衣好，能挡子弹！ ”王
国英回应 ：“部队里盛行的就是乐观
主义！ ”

随部队转移时 ， 王国英背着枪
支 、子弹袋 、背包 ，作为女同志 ，负荷
之重可想而知。 1941 年夏初，一次紧
急行军途中，她的旧伤感染化脓。 在
缺医少药的恶劣条件下，伤势急剧恶
化，最终危及生命。 战友们将她送进
战地医院 ，医生诊断后认为 “必须立
即开刀”。 然而，当时不仅没有麻药、
止痛药，连最基础的止血药都缺乏。

万般无奈之下， 医生用麻绳将王
国英绑在门板上， 在没有麻醉的情况
下，先后进行了三次手术。剧烈的疼痛
让她昏迷了一天一夜， 医生以为她挺
不过去，提前为她备了一口薄棺。

刘朝中闻讯，连夜赶到医院。 看
着奄奄一息的妻子，他紧握着她冰冷
的手 ， 悲痛与愧疚交织———为了革

命， 他给妻子的照顾与关心太少了。
但刘朝中坚信，自己的爱人一定能醒
过来、渡过难关！ 他就这样握着妻子
的手，在床边守候到天亮。 医务人员
都红了眼眶 ， 既为王国英的病情揪
心，更为刘朝中的深情动容。 又过了
一天，王国英仍未苏醒。 医生劝刘朝
中休息，并委婉表示“希望渺茫”。 泪
水从刘朝中的眼眶中大滴落下，他悲
痛地哭出了声。

或许是命运不忍辜负这份深情，
王国英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她一睁
眼，看到的便是刘朝中满是泪水的双
眸。刘朝中见她苏醒，不禁破涕而笑，
一脚踢开那口置于一旁的薄棺，激动
地大喊：“她醒了！ 她醒了！ ”

医务人员都含泪笑了。 王国英看
到身旁的薄棺， 脸上也浮现出乐观的
笑容。 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
她总会说：“是革命的信念、 战友的鼓
励，让我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

难忘彭雪枫的关心

战场上既有残酷的生死考验，也
有战友的温情与首长的关怀。 彭雪枫
司令员对刘朝中一家的关心， 让他们
终生难忘。

1940 年农历正月二十一，王国英
在永城生下大女儿刘锐争。 刘朝中从
前线赶了几十里路回来， 陪伴妻子迎
接孩子的降生。凌晨十二点多，孩子顺
利出生，初为人父的刘朝中喜出望外，
在女儿粉嫩的小脸上留下了疼爱的

吻。然而天刚蒙蒙亮，日军的炮火就打
到了村头。 刘朝中把孩子托付给房东
王大娘，扶着王国英翻墙撤离，躲到十
多里外的小村中。

傍晚敌人撤退后， 夫妻二人回到
王大娘家。刘朝中安顿好妻子与女儿，

立刻进厨房和王大娘一起煮了一碗热

麦汤，一口一口喂给王国英。“国英，多
吃点，辛苦你了！ ”听着丈夫的关切话
语，王国英心里暖烘烘的。

孩子出生第三天， 彭雪枫便派通
信员送来三块大洋， 并特意叮嘱：“无
论多么困难，也要把革命后代带好，孩
子长大了就是革命的力量。”王国英感
动得泪流满面。

当时部队物资匮乏， 三块大洋已
是极为珍贵的资助。 王国英起初不愿
收下———她知道， 彭司令员会把粮食
让给战士， 曾卖马匹以解部队断炊之
困， 自己生病时连一碗细面条都舍不
得吃。

通信员坚持 “这是首长的命令”，
王国英只好收下。 她用这笔钱为孩子
做了小棉衣、小棉被，剩余的钱全部转
送后方医院，为伤病员买药品。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敌
伪顽串通夹击新四军四师， 部队奉命
向淮北转移。

为顾全大局， 夫妻二人不得不将
孩子托付给可靠的农户。临走时，刘朝
中抱着女儿泪流不止， 放下孩子扭头
就走———他不敢回头， 怕一回头就舍
不得离开。

通过敌人封锁线时， 彭雪枫骑马
跑前跑后，反复嘱咐男同志“搀扶掉队
的女同志， 一定要让大家都跟上”；豫
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刘子久牵着马舍不

得骑， 将王国英与另一位女同志扶上
马，严肃地说：“敌情复杂，服从命令！”
王国英坐在马上， 回头看到刘子久拄
着竹竿吃力地跟在队伍后， 泪水忍不
住流了下来。

艰苦岁月里， 革命同志之间深厚
的情谊， 成为她日后克服困难的力量
源泉。

照顾病号春风化雨

从 1941 年 4 月开始，刘朝中夫妇
随大部队在淮北工作了 4 年。 战争年
代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对每个人的身
体与意志都是严峻考验。

1941 年 5 月，上级安排刘朝中到
淮北后方医院任教导员、党支部书记。
此时的刘朝中也身患疾病，身体消瘦，
头发大把脱落。

伤病员最需要的是信心与照顾。
刘朝中经常鼓励大家：“部队一定会迎
来胜利。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你们。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会护好大家！ ”

刘朝中始终以对待亲人的心对待

伤病员：不顾自己病体，吃粗粮野菜，
把细粮留给病号；为给大家补充营养，
他下水捉鱼、逮野鸭，清晨到湖边找鸭
蛋、挖野菜，全然不顾自己腿上的疮口
流脓……

1942 年冬，日寇出动大部队蚕食
解放区，形势危急。 上级决定，轻伤病
号回原单位，重伤病号分散隐蔽。刘朝
中则奉命负责 10多名女病号，将她们
安全转移至洪泽湖一带隐蔽安置。

临近洪泽湖边时，他们突遭日寇
追击。女同志们大多行动不便，原计划
在芦苇丛里隐蔽已不可行， 唯有进入
洪泽湖才能摆脱敌人追击。 刘朝中环
顾四周，发现湖里停着船，但湖面结了
一层冰， 船无法靠岸。 他立刻卷起裤
腿，喊道：“大家过来，我背你们上船！”

女同志们纷纷拒绝：“刘教导员，
你的腿还没好！ ”“这么冷的天，你的
肺病会加重的！ ”“你先走吧，不用管
我们！ ”

刘朝中神色坚决，语气严厉：“一
切行动听指挥！我的任务是确保你们
每一个人的安全！ ”女同志们不再言
语 ，伏到他宽阔的背上 ，感动的泪水
落在他肩头，瞬间凝结成冰。 刘朝中
咬紧牙关， 任由刺骨冰水渗进伤口，
挺直腰板将病号们一个个背上船。

当把最后一位女同志背上船时，
凛冽寒风中他双腿颤抖。 看着他瑟瑟
发抖的样子， 女同志们哭了。 他愣了
愣，打趣道：“别担心，我身体好着呢，
说不定这水一泡，病就好了。 ”女同志
们默默将衣物盖在他身上， 刘朝中眼
睛也逐渐湿润。

船缓缓离岸， 远处传来日寇的枪
炮声。 刘朝中终于松了口气：危险过
去了！

慧眼识奸护战友

多年的战争岁月里， 刘朝中和王
国英没有固定的家，又常分隔两地，见
一次面格外珍贵。 树林里、芦苇荡中、
洪泽湖的船上，都曾是他们的“家”。除
了面对正面战场的厮杀， 他们还要应
对特务的暗杀与土匪的袭扰。

1942年年底， 一批伤病员需紧急
转移到洪泽湖隐蔽。当时刘朝中带病坚
持工作，王国英任医务所指导员，夫妻
二人带着轻伤员乘一条船躲进芦苇荡。

一天晚上， 县委干部带来三名自
称 “上海来的抗日积极分子” 的年轻
人，要求一同乘船转移。 起航不久，船
舱里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

警惕的刘朝中立即走进船舱，严
厉质问是谁开的枪。 一个二十几岁的
青年站了起来———正是那三名上海青

年之一，他颤抖着辩称“不小心枪走火
了”。刘朝中严厉告诫：“你要知道这样
会暴露我们 ， 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情
况！”此时天色渐暗，同志们渐感困倦，
纷纷合眼休息， 刘朝中也靠着船舱睡
着了。

但有一人没有睡，那就是医务所
指导员王国英。 她总觉得那三名上海
青年举止反常， 便多留了个心眼，有
意躺在那个开枪青年旁边 ， 假装睡
着。 约凌晨一点，她感觉那青年悄悄
起身，还试探性地推了她几下。 王国
英假装熟睡，一动不动。 那人见她“睡
熟”， 便点燃一盏用墨水瓶改制的小
煤油灯 ，掏出小本子 ，用大棉袄蒙住
头，在本子上匆匆写着什么。 十几分
钟后，青年吹灭灯，把本子塞进衣袋，
蒙着棉袄睡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清
晰的呼噜声传来，王国英判断他已睡
熟 ，便轻轻靠近 ，趁他翻身时顺势从
其衣袋里取出了那个小本子。

她蹑手蹑脚走到船头，借着寒夜
微光，看到本子上记录着刘朝中的名
字 ，以及船上人员名单 、人数与枪支
数量。 事态紧急，王国英立即推醒刘朝
中。 两人在船头又核实过本子上的内
容后， 刘朝中安排她和另一名男同志
立刻下船向县委汇报， 自己则留在船
上监视三名青年。 后来，县委派同志将
那三名青年抓获，经审查，他们竟是受
过日寇训练的特务， 伪装成进步青年
混入队伍刺探情报。

因王国英的机警与果断，船上 20
多名革命同志的生命得以保全， 潜伏
的敌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抬棺材进城买药

由于敌人封锁， 医务所常常缺医
少药。 新四军四师在淮北运河特区开
展工作时， 担任医务所指导员的王国
英为解燃眉之急，与当地村长商议，决
定以“抬棺办丧事”为掩护进城买药。

村长托城里的亲戚买好药，次日
一早，王国英带着二三十名村民披麻
戴孝，组成一支送葬队伍。 八个人抬
着棺材 ，谎称 “送死人回城里的家 ”。
离城门还有一段距离，村民们便开始
哭起来。

城门口的日寇哨兵听到哭声扫了

一眼，便放他们入城。 进城后，王国英
等人取了药，将药品放进棺材，从西门
出城顺利返回。

这些药品让部分伤病员转危为

安，很快痊愈归队。医务所因此被评为
先进单位，5 名护理员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上级还奖励王国英一把手枪与
一支钢笔。

“十三人中少一人”
1945 年 8 月， 日本宣布投降。 时

任苏北泗阳县委秘书的刘朝中格外高

兴，请来照相师傅拍全家福。
起初，夫妻俩穿着军装、别着枪，神

情昂扬。 照相师傅建议道：“战争结束
了，穿便衣照吧，代表进入和平时期。 ”
他们欣然接受，换上便服，抱着二女儿
与三女儿，定格下这珍贵的瞬间。 这张
照片，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纪念。

后来，刘朝中随部队来到山东惠民
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被当地
群众称为“人民的贴心人、好县长”。

战事稍停， 夫妻二人无数次在夜
里梦见寄养在外的大女儿刘锐争。 多
年辗转找寻， 他们终于在老乡帮助下
找到女儿。 当年出生不久便被寄养的
刘锐争， 此时已 9 岁， 面对陌生的父
母，怯生生地不敢开口呼唤。 多年后，
刘锐争回忆道：“我的童年没有父母陪
伴。直到 9岁那年，父亲把我抱在怀里
泪流不止时，我才懂他的牵挂与深爱。
我不怨恨他们，我知道，暂时舍弃我，
是斗争的需要……”

革命者四海为家。 1949 年，为响
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
刘朝中随军南下，奔赴浙江新战场。王
国英因怀孕待产，无法随行。三儿子出
生时，刘朝中已因战事紧急提前南下，
未能见上孩子一面。

为不耽误革命工作， 王国英将 6
个月大的三儿子托付给惠民县一位干

部抚养，想着“局势稳定后回来接他”。
可当她返回寻找时， 那位干部已转战
他处，孩子也不知所终。 此后几十年，
夫妻二人多方打听，始终没有音讯。

刘朝中生前常说：“我这辈子最大
的遗憾，是没见过三儿子一面，连名字
都没取。 ”每逢家人团聚，王国英总会
想起这个失散的孩子， 潸然泪下：“十
三人中少一人， 这是我们夫妻一辈子
的痛啊！ ”

历经多年颠沛， 他们终于在浙江
丽水有了安定的家， 孩子们也得以入
学读书。

夫妻情深令人动容

“一生交给党安排。”1949年 5 月，
刘朝中随部队抵达浙江， 先后担任永
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乐清县委书记，
温州市委委员兼秘书长、第一书记，丽
水地区行署副专员、 地委常委兼办公
室主任等职； 王国英则先后在温州市
妇联、市轻工业局任职。

和平年代里， 夫妻二人始终保持
着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离休后，他们
仍不忘初心， 常给年轻人讲述抗战故
事，教育他们“珍惜和平生活，永远跟
党走”。

英雄迟暮，情深不改。刘朝中因病
中风后，王国英不离不弃地悉心照顾。
刘朝中行动不便，思维却依旧清晰，始
终深情待妻。 晚年的他有个习惯———
看着爱人入睡后，自己才肯睡，唯有如
此才能安心。即便瘫痪在床，他也会静
静等着爱人整理好床铺， 看着她睡着
后，才熄灯休息。

有段时间，王国英学习画画。为了
不影响丈夫休息，她总是假装先睡，等
刘朝中入眠后，再悄悄起床继续创作。
这份深情，令人动容。

2000年 10月 17 日， 刘朝中因病
逝世。 临终前，他拉着王国英的手说：
“我这辈子，没辜负党，没辜负你，只可
惜没找到三儿子！ ”

自 1939 年随部队离开家乡，王国
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她曾说：“1949
年，我跟家里通过一次信，后来消息就
断了。现在老家没有一个亲人了，对父
母没有能尽孝是我一生的遗憾。 回去
只能让我想起以前的伤心事。 ”

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为抗战老战士颁发 “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 王国英
捧着沉甸甸的纪念章， 热泪盈眶———
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们革命生涯的认

可， 可惜刘朝中已无法与她共同见证
这份荣光。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建设，刘朝中
与王国英相遇、相知、相守，用一生诠
释了“投身革命即为家”的信仰，以热
血与忠诚书写了最动人的革命篇章。

1984 年，刘朝中、王国英在广州的合影。 （资料图片）


